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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问题:阿富汗国家重构的
制度困境与社会危机∗

闫　伟∗∗　刘　伟∗∗∗

【内容提要】　部落社会是影响当前阿富汗国家构建的结构性变量,

也是深刻认识阿富汗问题的关键性因素.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

性和内聚力,这与阿富汗国家重构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前,部落社会对

国家能力的拓展、合法性的增强造成严峻挑战.部落社会以血缘和特定地

缘为认同中心,裂变为众多相互孤立并具有高度内聚力和排他性的认同单

元,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认同和统一.阿富汗对部落社会治理的失败给予

塔利班可乘之机.相较于政府而言,塔利班更加适应部落社会的组织形

式、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部落社会成为其再次崛起的温床,影响社会和

解.总体上看,阿富汗以西方为模板重构国家制度,这与阿富汗传统社会

严重脱节.阿富汗部落社会在地方治理、公共产品供给、政权的合法化、

冲突化解乃至抵御境外极端主义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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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问题产生已逾四十年,阿富汗重建也经历了二十年.２０２０年年

初,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阿富汗总统加尼开启了第二个任期,阿

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也出现了积极的信号.但是,阿富汗问题并未迎

来真正转机,反而愈加严重,深刻影响中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阿富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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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极端组织就有２０多个,其中不乏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

(ISILＧKP)、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 (IMU)、真主旅 (Jundullah)、伊斯兰

军 (LashkarＧeＧIslam)、虔诚军 (LashkarＧeＧTaiba)等跨国极端组织.① 阿

富汗也是周边国家及域外大国的博弈场.阿富汗问题持久难解,国家构建②

的失败是直接的原因,美国甚至称阿富汗为 “失败国家”.因此,破解阿富

汗国家构建的谜题对于更加深刻地认识阿富汗问题至关重要.

国内外学界从大国博弈、政治制度、毒品问题、政治伊斯兰、经济发

展等多个维度对阿富汗国家构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③ 但在某种意义上

忽略了社会因素,特别是部落社会的影响.阿富汗的城市化率低下,目前

城市化率只有２５％左右,④ 大部分民众生活在部落地区.学界主要关注的

是阿富汗城市政治或者城市精英,但是农村尤其是部落政治在某种意义上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⑤ 换言之,能否妥善整合部落社会成为阿富汗实现稳定

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塔利班的社会基础就是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德国学

者策特尔 (ConradSchetter)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果想要知道阿富汗人的

真实想法,必须要到农村.”⑥ 简言之,阿富汗部落社会以普什图部落为主

体,被视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部落组织.部落社会不仅是阿富汗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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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组织,而且还是政治认同的基本来源.由此塑造的部落政治文化深

刻地影响了阿富汗人的行为方式.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开始关注阿富汗的

地方政治.① 这一问题也日益引起阿富汗政府乃至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视.

但是,对于部落社会如何影响阿富汗重建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事实上,

部落社会与国家构建的矛盾几乎贯穿于整个阿富汗近现代历史,成为审视

阿富汗问题的结构性变量.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尝试对当前阿富汗国家构

建的困境进行新的解读.

一、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特性及其与国家构建的内在矛盾

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亚非大陆上广泛存在的 “分支型社会”(segmentary
society).② 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沿着宗族的界限分裂为大小不一、相互

独立和平等、互不统属的社会单元,相互之间矛盾重重.部落社会与现代

国家构建存在结构性的矛盾.故此,对于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深入分析则是

拆解这一矛盾的前提.那么,对阿富汗部落社会真实图景的描绘便成为首

先要回答的问题.阿富汗部落社会以普什图部落社会为主体,普什图人为

跨界民族,主要跨居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阿富汗普什图人主要有两大部

落联盟,即杜兰尼 (Durrani)和吉尔查伊 (Ghilzai).③ 阿富汗部落社会以

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严密的谱系结构,所有部落及成员可以追溯至共

同的祖先.当然,这种谱系关系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是却成

为部落社会组织和认同的基础.经历了４０余年的冲突之后,阿富汗部落社

会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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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落组织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平等性.相对而言,阿富汗部落

社会长期维持着小土地所有制,形式上以部落或者村庄共有土地为主,实

际上则以家庭或家族土地占有为基础.当家族首领去世后,土地将在三代

直系亲属之间重新分配.此外,土地成为阿富汗部落社会身份的重要象

征.① 阿富汗人不会轻易变卖土地,使自己失去部落身份.这种小土地所有

制在阿富汗得以长期保持.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深刻影响了阿富汗部落社会

的结构.总体而言,阿富汗部落社会大致呈现出伞形的三级结构,即家族、

村庄和部落.三者具有松散的血缘或认同联系,并非等级化和集权化的关

系.家族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具有高度的内聚力,而家族之间、村庄之间以

及部落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具有平等性,各自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② 因

此,部落组织之间大都不存在相互隶属与依附的关系.英国人类学家盖尔

纳指出,阿富汗部落社会的 “权力平衡存在于部落民之间,以及不同的部

落组织之间.”③ 部落民和部落组织都反对外部力量的干预,诸如收税、征

兵、政治上的控制等.

第二,部落社会属于自组织型的社会.传统上,部落社会被视为无政

府的社会,即超然于国家控制之外,是 “法外之地”.西方学者将阿富汗部

落社会视为霍布斯意义上的 “无政府社会”,④ 但是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无序

社会.尽管自１７４７年阿富汗建国后国家从未对部落社会实现有效、直接的

控制,但是大部分时间维持着间接统治.部落的首领汗 (Khan)⑤ 和村长

马利克 (Malik)事实上充当着国家与部落社会中间人的角色.他们既是国

家在部落的代表,同时也是部落社会的公共权威.在这种情况之下,部落

社会也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权威结构,即部落首领、支尔格大会 (Jirga,部

落大会)和宗教人士.在部落社会中也具有传统的冲突化解机制,即普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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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汗”一词在阿富汗主要指部落首领和大地主,现在也用来指称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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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 (部落习惯法),其独立于国家世俗法和伊斯兰教法之外.这些是国家之

外的 “非正式”社会制度.因此,阿富汗部落社会是一种自组织型的社会.
但是,常年的冲突也对部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部落首领在战乱中

受到各派力量的打击,作为国家与地方的权力中介逐渐消亡,军阀和宗教

人士相继取代部落首领成为地方权威的代表,成为所谓的 “新汗”或者

“伊斯兰汗”.① 抗苏军事领袖马苏德指出: “军阀代替部落首领,力量更为

强大.”② 一些西方学者近年来在对阿富汗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农村大量的

部落首领和村长在内战期间被秘密处决或赶走.③ 冲突也进一步加剧了阿富

汗部落社会的破碎化和无政府状态,国家权威遭到严重削弱,公共产品的

供给受限.而以家族和村庄为单位的部落社会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国家的角

色,向地方提供安全和救助等公共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部落社会的重

要性进一步凸显.
第三,部落社会具有极强的内聚力.阿富汗部落社会兼具行政、军事、

安全、经济等多项职能.这使部落组织类似于 “微型政府”,成为公共产品

的提供者.部落成员平时的生产生活得到部落组织的扶持与帮助,在受到

外部威胁时,部落为成员提供安全庇护.④ 部落成员也承担一定的群体义

务,对部落绝对忠诚,在部落遭受外部威胁时,敢于为部落牺牲等.部落

组织也具有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这成为部落民最基本的社会认同.
因此,部落民的生存高度依赖部落社会,一旦失去了部落组织的支持,其

境遇将十分艰难.
阿富汗部落组织成为利益和认同的共同体.部落民的政治利益、价值

取向、个人命运与部落组织休戚与共.部落的集体利益是部落民考虑的重

要问题.因此,部落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个人和家族的政治取向.政

治认同也以部落组织为中心,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国家认同或意

识形态认同则相对虚弱.故此,阿富汗部落社会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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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内向型社会”.① 在这种背景下,部落组织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替代

的功能,形成了类似于同心圆的认同结构.② 家族与家庭最具有凝聚力,家

长具有绝对权威.村庄、部落、民族、教派和国家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则渐

趋衰减.家族之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威,处于 “一盘散沙”的状态.

但当遭遇外部力量的干预时,看似松散的部落社会又会沿着谱系联合为更

大范围的共同体.

第四,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冲突型社会.英国人类学家普理查德在分

析苏丹的努尔人时提出 “平衡—对抗”理论 (BalancedＧOpposition),认为

冲突在部落社会关系的维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不同组织通过相互的竞

争和对抗,维持社会的平衡和独立地位.③ 这也适用于阿富汗部落社会.不

同的部落民、部落组织之间存在敌对关系,借此维系个人和部落组织的相

对独立性和平等性,使得部落社会充满了冲突.正如阿富汗的谚语所言:

“我反对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的堂兄,我、我的兄弟和堂兄一起

反对外部世界.”④

血缘和谱系关系在社会冲突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冲突双方根据

谱系原则,拉拢其他血亲集团加入冲突,有时使小范围的冲突升级为泾渭

分明的两个血亲集团的冲突,甚至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分裂与对抗.个人

行为容易外溢为家族和部落的集体行为.⑤ 但部落社会具有解决冲突的独特

机制.一是以对等为原则的血亲复仇,“将法律和公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⑥

复仇可能持续数代⑦;二是部落会议 (支尔格会议)、部落或宗教领袖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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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anParkes,“TrialsofthePast:A TheoreticalApproachtoStateCentralisationin

Afghanistan,”HistoryandSociologyofSouthAsia,Vol１２,No２,２０１８,pp１４９Ｇ１５９
[英]EE埃文思Ｇ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译),第１６９~１９９页.

这句谚语也被用于形容阿拉伯贝都因部落.SeeFredeikBarth,“Descentand Marriage

Reconsidered,”inJackGoodyed,TheCharacterofKinship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７３),p１３

NiviManchanda,“QueeringthePashtun:AfghanSexualityintheHomoＧnationalistImaginary,”

ThirdWorldQuarterly,Vol３６,No１,２０１５,pp１３０Ｇ１４６

MarieCastetter,“TakingLawintoTheirOwnHands:UnofficialandIllegalSanctionsby
thePakistanTribalCouncils,”IndianaInternational&ComparativeLawReview,Vol１３,No２,

２００３,pp５４３Ｇ５７８

EmilAslanSouleimanovand HuseynAliyev,“Blood Revengeand Violent Mobilization:

EvidencefromtheChechenWar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４０,No２,２０１５,pp１５８Ｇ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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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调解的目标不仅是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维持社会的平衡,冲突的逻

辑起点和终点都是部落组织的高度自治性.
上述特点勾勒出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整体风貌.简言之,部落社会相

对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结构松散,具有自组织性.巴基斯坦普什图部落

社会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在前现代,阿富汗国家与部落存在矛盾,但总体

上处于共存和共生状态.国家依赖部落社会的效忠,部落社会则通过国家

的庇护获得领地和分得战利品.国家成为部落社会的衍生品,借助部落首

领对部落社会维持间接统治,没有权力征兵、征税以及施加统一的法律和

行政体系.部落社会则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１７４７年,阿富汗建国后,杜

兰尼王朝就是这种类型的国家.然而,现代国家具有构建性,即在整个社

会建立共同的法律、行政力量、财政和税收体系,以及公共文化的过程,
并将地方的传统权力汇聚于中央政府.① 换言之,国家在整个社会行使

主权.
阿富汗部落社会的高度自治性与现代国家的集权性由此形成结构性矛

盾.现代国家更强调对于部落社会的整合和控制,以及构建超越家族、部

落且更为稳定的国家认同.１９世纪中期以来,阿富汗政府一直致力于削

弱、甚至根除部落社会的自治性,打破部落社会传统权威与制度,将之纳

入国家的直接控制.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强大的部落社会而言,中央政

府较为虚弱,无力从地方提取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资源,只能借助境外力量

整合与控制部落社会.在此后近２００年的历史中,阿富汗中央政府的权威

只能达到地区层面 (wuleswali),② 对于基层社会一直鞭长莫及.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苏联支持下的人民民主党 (PADA)政权将部落社会

视为 “落后的封建力量”,③ 试图纳入直接控制,非但未能成功,反而引发

了部落力量的严重敌视.
阿富汗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矛盾并未随着塔利班政权的垮台和

阿富汗重建的开启烟消云散.由于长年累月的战争,部落社会进一步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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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王建娥:«族际政治:２０世纪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第６１~６２页.

阿富汗地方实行省 (wilayat)和地区两级行政体系,地区之下就是具体的村庄.截至２０１８
年,阿富汗有４２１个地区.对于阿富汗部落与国家关系的演变,SeeConradSchettered,Local

PoliticsinAfghanistan:ACenturyofInterventionintheSocialOrder,pp２３Ｇ３７

BarnettRRubin,“PoliticalElitesin Afghanistan:RentierStateBuilding,RentierState

Wrecking,”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Vol２４,No１,１９９２,p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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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家的权威和力量进一步弱化.因此,阿富汗重建仍然需要面对这一

结构性问题的挑战.需要指出,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

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部落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既是一个 “部落问题”,同时也

是一个 “国家问题”,即近代以来国家构建大都受到 “韦伯式”或 “霍布斯

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影响,致使现代国家与传统社会出现了零和博弈.

国家构建就是要完全整合传统社会,在 “无政府社会”中建立秩序.由此

逻辑出发,现代国家与传统部落社会必然发生冲突.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仍

然是影响当前阿富汗局势的重要因素.

二、部落社会与阿富汗国家重构的互动

国家构建的核心是建立现代政治制度.２００１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阿

富汗开启新的国家构建进程,而重建国家制度则是面临的首要挑战.在新

时代仍然要回答老问题,即如何整合部落社会,如何将之纳入国家的控制.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了阿富汗政治制度构建的进程,将西方政治制度

移植到阿富汗.① 它的逻辑起点仍然植根于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即西方

式的国家是现代的,而部落社会则代表着 “落后”、 “愚昧”,属于 “非正

式”的组织.② 阿富汗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传统的道路上,即自上而下

地整合部落社会.部落社会也深刻影响了阿富汗国家制度的重建.
(一)部落社会与阿富汗基层治理能力的强化

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水平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征.塞缪

尔亨廷顿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

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③ 阿富汗属于典型的 “强社会—弱国家”④,

相对于强大的部落社会而言,国家能力相对虚弱.无论是王朝统治、人民

民主党政权,还是塔利班政权,都未能真正将部落社会纳入直接控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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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JenniferBrickMurtazashvili,InformalOrderandtheStatein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p２８

ConradSchettered,LocalPoliticsinAfghanistan:ACenturyofInterventioninthe

SocialOrder,pp１０Ｇ１１
[美]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８９年版,第１页.

参见 [美]乔尔S 米格代尔: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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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和治理地方事务的能力有限.

阿富汗开启了政治重建进程后,不仅重建了中央、省和地区三级政府,

而且通过加强基层政权的能力以控制部落社会.２００３年,阿富汗实施 “国

家巩固计划”(AfghanNationalSolidarityProgramme,NSP)①,向社会基

层尤其是部落社会渗透.这是阿富汗重建以来规模最大也是覆盖最广的发

展计划.② 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全国的村庄设立 “社区发展委员会”

(CDC),旨在通过向村庄提供电力、水源、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提升

女性地位,重建地方社会,强化政府的合法性和民主制度,提升社会的治

理水平.该计划迄今已完成三期,扩展到４２万个村庄,平均每１４７４个

村庄设有一个社区发展委员会.③

社区发展委员会由地方民众选举产生,事实上就是乡村一级的基层政

权,国际社会为之提供必要的资源.这也是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阿马努拉政

权、人民民主党政权之后,阿富汗再一次尝试将农村地区纳入直接控制.

但是,这与阿富汗部落社会的传统制度形成严重的矛盾.社区发展委员会

与支尔格会议 (部落会议)存在竞争关系.前者代表国家并具有国际背景,

设立的初衷就是削弱部落组织的自治性,打破部落地区的传统制度.在实

践中,社区委员会通过吸纳乡村的青年人,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瓦解宗

教人士、部落首领和部落会议的传统权威.这对于部落社会传统的自治性

形成了强烈的挑战.除此之外,社区发展委员会倡导的世俗主义和提升女

性地位等观念,以及浓厚的国外尤其是西方色彩也与部落社会的传统价值

相悖.在这一保守的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 “私产”,宗教是重要的社

会规范,反对外部干涉和入侵则是部落社会的共识.因此,阿富汗政府的

上述举措再次触碰了部落社会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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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计划名义上由阿富汗乡村复兴与发展部 (MRRD)负责,世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予以

援助,具体由８个阿富汗非政府组织和２１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实施.AndrewBeath,FotiniChristia

andRubenEnikolopov,“TheNationalSolidarityProgramme:AssessingtheEffectsofCommunityＧ

drivenDevelopmentinAfghanistan,”InternationalPeacekeeping,Vol２２,No４,２０１５,p３０４

WorldBank,“NSPIIIProjectFinalICR,”ARTF,２０１７,p７http://wwwartfaf/images/

uploads/Final_NSPIII_ICR_Public_disclosed_December_２０１７pdfpdf
村庄达到２５个家庭的规模即需设立一个社区发展委员会.AlessandroMonsutti,“Local

PowerandTransnationalResources:An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onRuralRehabilitationinAfghanistan,”

PrograminAgrarianStudiesColloquium,March２００９,p２０https://agrarianstudiesmacmillanyaleedu/

sites/default/files/files/colloqpapers/２１monsutt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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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以社区发展委员会为代表的地方治理体系尽管拥有大量

的外部资源,但其有效性相对缺失.社区发展委员会在提供水源和电力、

提升女性地位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未能提高政府的合

法性及改变阿富汗部落民对于基层政权的消极认知,也未取代部落传统的

制度和权威.① 而且社区委员会还存在任人唯亲和腐败等问题,甚至某些委

员会被地方军阀控制.② 这套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以西方制度为模板,强行

嫁接在阿富汗的农村地区,其资源来自外国的援助,因此不对阿富汗政府

与社会负责,并与部落社会存在距离.阿富汗村民和部落民在公共产品提

供上,尤其是社会内部矛盾的解决上更多依赖的是传统组织而非社区发展

委员会.如今,阿富汗８０％的冲突和矛盾由地方的传统制度解决,③ 政府

的权威仍然只限于城市,④ 在农村和部落地区鞭长莫及.长期以来,阿富汗

部落社会的自治与国家集权化的矛盾在当下得以延续,而基层治理的失败

为塔利班以及其他反政府组织的崛起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二)部落社会与阿富汗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权存续的关键.当前阿富汗国家构建的困境在某

种意义上也是政治合法化的危机.显然,无论是塔利班等反政府组织的尾

大不掉,还是政府的虚弱,都与政治合法性的相对缺失存在相关性.然而,

政治合法性本质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政治制度 “产生并保持现存政

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和能力.”⑤ 自１７４７年建国后,阿富汗的

政治合法性与部落社会密切相关.杜兰尼王朝的建立源于阿富汗部落社会

的一致推举.穆罕默德查伊王朝、穆沙希班王朝⑥ 大部分时间里都积极吸

纳部落首领进入国家机构,通过多种手段维持部落社会的支持与效忠.甚

至以极端宗教思想作为旗号的塔利班运动,也寻求普什图部落的支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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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ndrewBeath,FotiniChristiaandRubenEnikolopov,“TheNationalSolidarityProgramme:

AssessingtheEffectsofCommunityＧdrivenDevelopmentinAfghanistan,”pp３１５Ｇ３１６
美国学者莫塔扎什维利对于社区发展委员会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定量研究.

SeeJenniferBrick Murtazashvili,InformalOrderandtheState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pp１２０Ｇ１５０

UNDP,AfghanistanHumanDevelopmentReport２００７ (Islamabad:ArmyPress,２００７),

p９

JenniferBrickMurtazashvili,InformalOrderandtheStateinAfghanistan,p２５
[美]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刘钢敏、聂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３页.

这三个王朝前后相继,构成了从阿富汗建国直到１９７３年的君主制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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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反而处于次要地位.①

２００１年以来,阿富汗政府一直力图强化政治合法性.形式上看,阿富

汗政府的合法性源于竞争性的选举.② 但阿富汗也试图从部落传统政治文化

中获取认同资源.例如,通过传统的部落大会制度 (支尔格大会)构建合

法性.近代以来,阿富汗发生重大事件后,往往召开具有代表全社会的大

支尔格会议 (LoyaJirga),③ 使整个社会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这是部落社

会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即所有部落成员要达成一致.在２００１年塔利班政

权垮台之后,阿富汗过渡政府为了赢得民众尤其是普什图人的支持,召开

了两次大支尔格会议,即２００２年的紧急大支尔格会议和２００４年的制宪支

尔格会议,试图在过渡政府的组建和制定新宪法等方面寻求社会共识,进

而强化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此外,为了迎合传统的部落政治文化,阿富

汗沿袭旧制,将议会的上下两院也分别冠之以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 “平民

支尔格”(WolesiJirga)和 “长老支尔格”(MeshranoJirga).阿富汗政府

试图借此强化新政权的部落色彩,以便迎合部落的诉求.阿富汗前总统卡

尔扎伊出自阿富汗最为显赫的家族,即杜兰尼部落联盟—波波尔查伊部落

—萨多查伊家族.该家族建立了阿富汗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即杜兰尼王

朝.卡尔扎伊是波波尔查伊部落的首领.④ 在阿富汗问题爆发之前,杜兰尼

部落联盟一直垄断政权.卡尔扎伊穿着普什图传统长袍,将自己打造成传

统部落社会首领的形象.
但这也仅是 “旧瓶装新酒”,传统部落政治文化的外表所掩盖的是一套

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后者并非源于部落社会,反而将之视为异己力

量,两者具有深刻的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阿富汗的政治合法性.
其一,“荣誉”在阿富汗部落社会至关重要,部落与国家的独立自主事关荣

誉.阿富汗政府长期由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所扶持,存在大量北约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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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HamidWahedAlikuzai,AConciseHistoryofAfghanistanin２５Volumes (Bloomington:

TraffordPublishing,２０１３),Vol１,p５５２

ThomasBarfield,Afghanistan:ACulturalandPoliticalHisto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p２７２
阿富汗１７４７年建国就是大支尔格会议的决定,在此后的２６０余年里,阿富汗共召开１８次

大支 尔 格 会 议.SeeJalal Khan,AfghanistanJirga System (Saarbrücken:LAP LAMBERT

AcademicPublishing,２０１０),pp６０Ｇ８４

ThomasBarfield,Afghanistan:ACulturalandPoliticalHistory,p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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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这使新政权无法摆脱西方傀儡的 “污名”,① 合法性先天不足.其二,
当前阿富汗政府的部落政策与传统部落文化相悖.阿富汗政府实行强总统

制的集权体制,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地方官员,并在部落地区建立行政机构,
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这便将部落社会推向国家的对立面.历史上,
阿富汗集权政府都无法从部落社会获得合法性.② 其三,公共产品的供给是

国家与社会建立稳定联系,进而加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阿富汗政府

的社会治理能力较弱,尽管也启动了 “国家巩固计划”,但效果不彰.特别

是,政府无力真正平息地方的反政府力量,不能为部落地区提供基本的安

全保障和公共服务.其四,对于部落社会而言,政府的正当性存疑.自

２００４年以来,阿富汗举行的四次总统大选都存在选举舞弊的争议,在地方

选举中这一现象也层出不穷.③ 另一方面,尽管阿富汗总统长期由普什图人

把持,但以 “北方联盟”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具有重要地

位,这使普什图部落社会仍然具有被边缘化的受害者情结.正如一位普什

图人所言:少数民族得到了美元,我们得到的却是子弹.④

长期以来,阿富汗政府以部落和宗教等传统文化观念作为合法性的重

要来源.中央政府与部落等地方力量的矛盾成为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深层根

源.⑤ 多年的战乱使阿富汗社会愈加保守,部落和宗教等传统社会组织发挥

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当前阿富汗形式上以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作为合法

性的来源,与阿富汗的部落社会的传统认知相悖,因此出现了所谓的合法

性危机.部落、宗教组织尤其是塔利班等反政府力量乘势而起,使国家的

合法性进一步弱化.据２０１９年 “亚洲基金会”进行的民意调查,５８％的阿

富汗人认为政府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农民对政府在基础设施、安全领域、
就业和司法领域的表现感到失望.⑥ 在缺乏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本性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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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西方国家力图将阿富汗的政治合法性由 “传统型”向 “现代型”

转变,① 竞争性选举并不能使阿富汗政权在部落社会中合法化,反而可能酝

酿着合法性危机.

总之,部落社会事实上成为影响阿富汗国家构建的重要变量,两者在

某种程度上存在冲突.其深层原因在于: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极强的自组

织性,四十余年的战乱进一步加强了部落社会的重要性.相对于部落社会

而言,阿富汗当前的国家制度却是新生的事物,是以西方模式构建的一整

套政治体系,游离于部落社会之外.两者的冲突在于结构性的不协调和相

互脱节.理论上讲,国家具有一定超脱于部落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但根本

上仍然需要在传统社会尤其是部落社会的语境下进行构建.

三、部落社会与阿富汗国家认同构建的困境

社会认同是文化现象,现代社会大都具有多样化的认同观念.阿富汗

社会具有高度的异质性,族群、宗教构成复杂多样,社会认同多样化的现

象在近代以来一直存在.② 长期以来,不同的社会认同具有零和的关系和碎

片化的特征.从家族、村庄、部落、部落联盟、族群、教派和国家,社会

认同形成了同心圆的结构.总体上看,认同观念呈 “U”型分布:宗教和

地方性认同强大,处于两者之间的国家认同虚弱.四十余年的冲突进一步

强化了这一趋势,地方认同更加强大.其中,部落和地方性的血缘认同观

念显然成为制约国家认同强化的关键因素.阿富汗部落认同大致分为两个

层面:一是在政治上部落民认同于家族、村庄和部落组织,个体与部落组

织休戚与共,进而形成了具有高度内聚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体;二

是在文化上认同于普什图瓦利 (部落习惯法)、支尔格大会、传统文化观

念、行为方式和制度模式.

当前阿富汗的国家构建不仅是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的重建,同样还是

社会认同和国家情感的重建,弥合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分裂.因此,如何

４２１

①

②

马克斯韦伯将国家的合法性分为:魅力型、传统型和现代型.参见 [德]马克斯韦

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０６~２０８页.

OlgaLadygina,“FeaturesofIdentityofthePopulationofAfghanistan,”SHSWebofConferences,

Vol５０,２０１８,p２https://wwwshsＧconferencesorg/articles/shsconf/pdf/２０１８/１１/shsconf_cildi

ah２０１８_０１２３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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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松散的部落、族群、宗教认同汇聚于国家层面,增强国家的内聚力,推

进社会和解,成为阿富汗面临的严峻挑战.阿富汗政府在整合部落社会认

同上存在 “二律背反”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层面仍然强调国家认同与部

落认同的契合性,以及部落认同的重要性,以便提升民众对于阿富汗政权

的认同.诚如前述,阿富汗多次召开大支尔格大会,以具有浓厚部落色彩

的 “支尔格”命名国民议会.同时,在阿富汗２００４年宪法的序言中就明确

指出,阿富汗是一个团结和不可分割的国家,它属于在该土地上的所有部

落和人民,所有的部落和家族平等,以及国歌中体现各个部落等内容.① 卡

尔扎伊执政时期,依赖部落认同加强自己的地位,多次召开部落会议,召

集部落首领进行商讨.② 另一方面,阿富汗又不遗余力地削弱部落认同,加

强国家认同.阿富汗政府采取身份登记制度,为部落民在内的所有人提供

身份证,以加强国家身份认同.阿富汗政府宣扬抗苏英雄马苏德和阿富汗

历史上著名的君王,提升阿富汗人的团结和荣誉感.同时,阿富汗总统加

尼反对在官方活动中将他的部落称谓作为名字的后缀,以示作为国家领导

人要超越部落认同,体现出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团结.③ 在中央政府对各部部

长的介绍中,除去部落和族群身份.

阿富汗在整合部落认同方面存在两难的困境:即强化国家认同势必削

弱部落社会的认同,但阿富汗政府又需要从传统部落文化和认同中寻求合

法性、强化国家认同观念.两者是零和的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源于现代

国家构建与传统部落社会的内在矛盾.历史上,国家是部落社会的延伸,

王室本身来自特定的部落集团,部落社会是王权统治的社会基础,部落政

治文化则成为基本的政治规范.因此,国家认同和部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

共存和共生.但是,在阿富汗当前的重建中,国家构建以西方制度作为模

板,将部落认同视为地方割据观念,使国家认同与部落认同产生激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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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体现在如下两个层次:第一,部落认同以特定血缘和地域为

基础,现代国家认同则以意识形态为导向.① 阿富汗传统的社会和国家认同

大都源于部落认同.阿富汗人使用 “Qaum”一词指称家族、部落、族群、

教派等传统组织.阿富汗人认为,这些组织具有相似性,主要以血缘或者

地缘关系为基础,它们的区别在于规模不同.② 因此,部落认同成为阿富汗

传统社会认同的原型,传统的国家认同观念也受此影响.现代国家认同以

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

为基础,强调政治性.阿富汗部落社会关注地方认同和个体利益,对于意

识形态具有免疫力.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对此指出:“阿富汗政治中的机会主

义可以瓦解其他任何 ‘主义’.”③ 第二,部落认同的狭隘性与现代国家认同

超越性的矛盾.部落社会的认同观念具有排他性,兄弟、家族、村庄、部

落、族群之间存在认同的鸿沟.这使阿富汗社会认同分裂为相互割裂和封

闭的认同单元,具有马赛克化的特征.现代国家认同超越了特定的地域和

血缘关系,将分散的社会认同汇聚于整个国家的范畴,强调的是公民的认

同.第三,从价值取向上看,阿富汗部落认同的分权性与国家认同的集权

性的矛盾.长期以来,阿富汗部落社会将分权、自治、平等视为基本的价

值观念.④ 自治和自由是阿富汗部落社会荣誉的关键,如果部落民或者部

落组织失去了自由和自治,就意味着失去了荣誉,那么也就丧失了部落

身份.然而,国家认同强调的是等级制、集权性.因此,阿富汗部落认

同与当前的国家认同存在矛盾,进而深刻地影响阿富汗的社会政治发展.

其一,两种认同互不兼容,部落认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而国家认

同则长期虚弱.阿富汗一位部落首领指出:我首先认同于我的部落,其次

则是我的族群,最后才认同于国家.⑤ 部落成为部落民心目中的 “本我”,

而国家则成了与之关系不大的 “他者”.对于部落民而言,政府不过是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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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离开之后政府就不存在了.① 部落民的国家观念也较为淡漠,更多认

同于所属部落、族群或生活的地域,而并非国家.这削弱了阿富汗政府的

合法性,以及整合社会和从社会提取资源的能力,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

一步失衡、疏离,社会愈强国家愈弱.
其二,阿富汗当前的竞争性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功

能.对于西方而言,竞争性的民主的基础是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和发达的

公民社会,这与阿富汗的传统社会南辕北辙.美国将阿富汗视为 “民主改

造”的模板,将西方民主制度嫁接到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土壤中,生成了一

种畸形的选举政治.部落认同具有高度内聚力,部落民只认同于部落组织.
在选举过程中,部落归属成为最重要的依据.卡尔扎伊和加尼在竞选中都

突出自己的部落身份,加强对部落民的吸引和动员.地方议会的选举更是

如此,部落首领更容易当选,成为地方统治者.② 这些部落首领借助部落认

同重新在基层社会建立侍从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的政权.
其三,阿富汗的部落认同成为其他传统认同观念的原型,也是阿富汗

社会政治分裂性和对抗性的观念之源.历史上,部落认同是阿富汗社会政

治认同的基础.③ 部落认同延伸到整个社会就是对不同族群、教派乃至政党

和政治派别认同.④ 同时,沿着这些或明或暗的认同界限,整个阿富汗社会

政治呈现出分裂性的特征.部落的对抗也外化为家族、教派和不同地区之

间的隔阂.但是,在遭遇共同的外部威胁时,部落组织又会沿着共有的认

同观念实现联合.比如,两个部落之间相互敌对,但面对其他族群或教派

的威胁时又会临时联合起来.这种独特的认同观念成为阿富汗社会政治中

无法回避的话题.
对于阿富汗而言,社会认同不仅是文化和心理现象,更是身份政治和

认同政治的核心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更多的是一种

“工具理性”.身份认同具有了特定的社会权力与地位象征.从总体上看,

阿富汗显现出部落和地方认同强大,国家认同虚弱的现象.这是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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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社会—弱国家的逻辑使然.在阿富汗国家无法向部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

产品的背景下,部落社会取而代之履行着相关的职能,这构成了部落认同

的现实基础.在经历了四十余年战乱的背景下,国家与部落认同的失衡现

象进一步凸显,并成为影响当前阿富汗问题的重要因素.①

四、部落社会、塔利班与阿富汗冲突的内在关联

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 “冲突型”社会,部落组织不仅是经济、政治和

社会单位,甚至还是军事组织.不同部落组织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和自治

状态而相互对抗.部落社会内部琐碎的矛盾也有可能因独特的认同观念演

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因此,阿富汗部落社会在历史上就存在社会安全

的问题.但这种冲突也并非完全没有限制,部落社会内部存在传统的冲突

化解机制.历史上,部落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国家未能供给的安全保障.

然而,阿富汗长年累月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部落社会的竞争关系,使社会

内部的冲突更加频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塔利班运

动等反政府武装在部落社会的渗透,使部落与当前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与社

会和解问题高度关联.可以说,部落社会已成为影响阿富汗国家和社会安

全的重要变量.
塔利班的崛起是当前阿富汗安全形势最大的威胁.据联合国阿富汗援

助团 (UNAMA)统计,２０１９年阿富汗有１０３９２名平民遇袭伤亡,其中

４７％与阿富汗塔利班有关.② 塔利班的东山再起与部落社会密切相关.阿富

汗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有三个支柱:即部落首领 (长老)、支尔格大会和毛

拉,三者相互制衡,毛拉和部落首领还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③ 然而,阿富

汗多年的战乱也使这一传统权力结构开始解体.部落首领受到沉重打击并

开始消亡,军阀取而代之.毛拉阶层则作为穆贾希丁开始崛起,有的毛拉

成为地方军阀,出现所谓的 “伊斯兰汗”.塔利班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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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５,１０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afghanistan_protection_of_civilians_

annual_report_２０１９pdf
相关讨论参见:JenniferBrickMurtazashvili,InformalOrderandtheStateinAfghanistan,

pp６８Ｇ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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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塔利班运动在部落社会失序、普什图人失势的背景

下兴起.其成员大多具有部落背景,谙熟部落社会的运行规则和政治文化,
因此填补了当时部落社会的权力真空.其早期领导人皆出自普什图部落,
为村庄的毛拉.① 塔利班当政后,对部落社会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

适应部落社会的政治环境,拉拢一些部落首领;另一方面动员部落社会中

的毛拉,使其成为塔利班伸向部落社会的触角.② 因此,传统的毛拉逐渐在

部落社会中掌权.塔利班迎合了部落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使部落社会实

现了稳定.
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部落社会再次出现了权力真空,逐渐恢复了传统

的三极的权力格局.支尔格大会得以重建,由部落民选出首领,在有些部

落中军阀充当着部落首领.但是,随着塔利班的重组,部落社会成为阿富

汗政府和塔利班角逐的对象,部落社会的权力关系面临重新洗牌.阿富汗

政府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其原因在于:一是阿富汗政治体系高度集权,与

部落社会的分权自治传统不符;二是在部落民看来,阿富汗政府具有西方

“傀儡”的色彩,普什图部落对少数民族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较为反

感;三是阿富汗政府在部落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地方安全形

势恶化、公共服务缺乏.如今,阿富汗政府对部落社会的控制一定程度上

依赖侍从体系,即通过扶植某些部落首领来抵制塔利班的渗透.
相较而言,塔利班本身来自于部落社会,因此更适应部落的政治文化,

在部落社会的渗透更加成功.其主要手段有:一是利用农村的毛拉招募部落

中的青年加入塔利班;二是利用一些部落对于塔利班的恐惧,进而与之签订

协议以换取对塔利班的支持与合作;三是借助宗教的旗号,积极调解部落社

会的矛盾与冲突,扩大在部落社会的影响力;四是唤起部落民对阿富汗政府

和西方驻军的愤恨,加强塔利班的合法性;五是在部落地区提供医疗、教育

等公共服务,甚至通过毒品生产和贸易改善部落的经济状况.③ 此外,塔利班

以普什图人为主,以反对少数民族对政权的控制为口号,进行社会动员.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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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塔利班最初的２８名领导人中１４人来自吉尔查伊部落联盟、７人来自杜兰尼部落联盟,只

有１人为非普什图人.SeeAhmedRashid,Taliban:MilitantIslam OilandFundamentalismin

CentralAsia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０),pp２５２Ｇ２５５

ConradSchettered,LocalPoliticsinAfghanistan:ACenturyofInterventioninthe

SocialOrder,pp８０Ｇ８１

ConradSchettered,LocalPoliticsinAfghanistan:ACenturyofInterventioninthe

SocialOrder,pp８６Ｇ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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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政府与部落社会仍然处于相互隔离状态,而塔利班则深度融入部落社会.

正因如此,塔利班迎合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诉求和政治文化,填补部

落地区的权力真空,并在阿富汗迅速扩张.据 “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办公

室” (SIGAR)估计,２０１９年６月,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１４５％的地区,

２９２％的地区处于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争夺之中,① 武装力量达到了６
万.② 当前塔利班的领导权集中于 “奎达舒拉”③,但其组织结构松散,类

似于 “伞形”的结构,④ 每个地区都具有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网络,与阿富汗

部落组织结构和文化高度契合.塔利班基层的人员寓兵于农.由于阿富汗

部落对于外省人持怀疑态度,８０％~９０％的塔利班武装人员集中在所属的

部落组织活动.⑤ 塔利班甚至要求成员的活动不能越过他们所属的部落组

织.塔利班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农闲的春季和夏季,出现了所谓的 “春季

攻势”.另一方面,尽管塔利班强调保守的宗教认同,试图超越特定的族群

与部落,但现实中领导层大都具有部落背景,未能摆脱传统的部落认同.

当前的塔利班也存在坎大哈和帕克提亚两大派别,分别代表阿富汗普什图

的两大部落联盟,即杜兰尼和吉尔查伊.⑥ 两者具有一定的竞争性.而其他

的部落联盟则基本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

塔利班以保守的宗教思想作为意识形态,但在组织、观念等方面并未

真正超脱于部落社会的藩篱,而且两者还存在一定的融合.一般而言,越

是处于塔利班的底层和外围,受到部落社会的影响越大,宗教意识形态的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liaChughtai,“Afghanistan:WhoControlsWhat,”Aljazeera,June２０１９https://www

aljazeeracom/news/２０１９/６/２４/afghanistanＧwhoＧcontrolsＧwhat

ClaytonThomas,“Afghanistan:BackgroundandUSPolicyinBrief,”CRSReport,November

２０２０,p１１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４５１２２
因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而得名,也被称为 “拉巴里舒拉”(RahbariShura).SeeAbubakar

Siddique,“TheQuettaShura:UnderstandingtheAfghanTaliban’sLeadership,”TerrorismMonitor,

Vol１２,No４,２０１４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ＧquettaＧshuraＧunderstandingＧtheＧafghanＧ

talibansＧleadership/

哈卡尼网络也被视为塔利班之下的一个自治性的反政府组织.SeeJeffreyADressler,

“TheHaqqaniNetwork:From PakistantoAfganistan,”InstitutefortheStudyofWar,October

２０１０,p２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ites/default/files/Haqqani_Network_０pdf

ThomasRuttig,“How TribalAretheTaleban?”AfghanistanAnalystsNetwork (AAN)

ThematicReport,No４,２０１０,p１３https://wwwafghanistanＧanalystsorg/wpＧcontent/uploads/

downloads/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１００６２４TRＧHowTribalAretheTalebanＧFINALpdf

ShahzadBashirand Robert DCrewseds,Underthe Drones:Modern Livesinthe

AfghanistanＧPakistanBorderland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p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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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越弱.这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阿富汗的穆贾希丁具有一定相似性.① 故

此,塔利班运动更像是一场松散并与传统部落和地方力量相结合的社会政

治运动,并不完全由宗教意识形态驱使.它要比当前的阿富汗政府更适应

部落社会,部落社会则成为塔利班东山再起的社会基础.阿富汗政府与塔利

班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中心与外围、城市与部落、精英与草根对抗的

色彩.
由于阿富汗社会以农村和部落社会为主体,城市化率只有约２５％,②

阿富汗政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部落社会的支持.塔利班不仅对阿富汗的安

全形势造成威胁,更是在某种意义上挑战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当然,阿

富汗部落社会也非完全铁板一块,仍有一些部落甚至是普什图部落反对塔

利班.塔利班将对政府不满的青年人和宗教人士作为动员目标,这削弱了

部落社会传统权威的影响力,与部落首领和长老存在矛盾.③ 阿富汗西南部

一些省份向部落民兵 (arbakai)④ 提供资助,利用他们来维持地方治安,
抵制塔利班的渗透.

当前,单纯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几乎已成为共识.
社会和解则是解决阿富汗冲突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⑤ 阿富汗的社会和解

与部落社会息息相关.部落社会存在严重的内部对立,一直是阿富汗社会

矛盾的聚焦点.如前所述,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 “冲突型”社会,即便在

阿富汗冲突爆发之前,部落社会的内在冲突也从未断绝.⑥ 小型冲突往往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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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比如,都是由宗教动员,领导层位于巴基斯坦,基层组织受到部落的影响,等等.

UN,“CountryProfiles:Afghanistan”．

ConradSchettered,LocalPoliticsinAfghanistan:ACenturyofInterventioninthe

SocialOrder,pp９２Ｇ９３
不同地区的部落民兵称谓有所不同,在坎大哈称为 “Paltanai”,在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部

落地区 (FATA)则称为 “Salwishti”.部落民兵长期在普什图部落社会存在,具有复杂的选拔程

序,没有报酬,不受政府控制.SeeSusanneSchmeidland MasoodKarokhail,“TheRoleofNonＧ

StateActorsin‘CommunityＧBasedPolicing’ＧAnExplorationoftheArbakai(TribalPolice)inSouthＧ

EasternAfghanistan,”ContemporarySecurityPolicy,Vol３０,No２,２００９,p３２７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军事手段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作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基础,忽视了

社会和解,只是近年来才有所重视.２０１８年,美国将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更名为

“阿富汗和解特别代表”(SRAR).参见闫伟:«国际安全合作视域下的阿富汗安全重建»,«南亚研

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６０~６３页.

AvidehKobraMayville,TransformingaCultureofViolenceintoaCultureofPeace:Pashtunwali

astheBasisforPeaceandStabilityin Afghanistanand Pakistan,MasterThesis,American

University,２０１１,p３５https://draamericanedu/islandora/object/thesesdissertations％２５３A２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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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血缘和谱系的关系被放大为两大部落群体之间的冲突.部落社会是阿富

汗传统社会的原型,其分裂性和冲突型文化又会衍生到整个社会,教派之

间、族群之间的对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文化的延伸.多年的战争导致

枪械在社会上广泛散布,地方性的武装和军阀崛起,国家则进一步弱化,

致使社会秩序趋于崩溃.不同的组织假借部落、族群观念进行社会招募与

动员,使阿富汗社会冲突进一步加剧.但另一方面,阿富汗也具有化解冲

突的传统部落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普什图瓦利和支尔格大会.它强

调矛盾解决中各方必须达成一致,同时关注于冲突各方的力量平衡,宗教

在其中发挥着辅助的作用.

部落社会是影响当前阿富汗安全形势和社会和解的关键变量.部落社

会隐含着冲突的因子,它可以放大社会冲突,但也具有独特和有效的化解

之道.这同样也是当前社会和解的润滑剂.部落社会还是抵御域外极端组

织渗透和扩张的防火墙.近年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

坦扩张.与塔利班所不同,呼罗珊分支属于域外力量,其目标是国际性的,

社会基础既包括城市中受到极端思想影响的青年,也包括农村的一些极端

分子.尽管该组织主要活动在普什图地区,但也受到其他民族极端分子的

青睐.比如,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就声称向呼罗珊分支效忠.因此,呼罗

珊分支与塔利班在部落社会存在激烈竞争,双方爆发多次激烈武装冲突.

但总体而言,塔利班运动是阿富汗本土尤其是地方化的政治军事势力,其

诉求与部落社会基本吻合.而呼罗珊分支在部落社会没有真正的基础.这

也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阿富汗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①

总之,在阿富汗仍然受到传统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的当下,国家自上而

下整合部落社会效果不彰,反而会引发部落社会的抵制,最终为塔利班渔

利.② 正如一位部落首领所言: “政府在不断变换,但我们的体系不变,政

府很难改变我们的体系.”③ 阿富汗政府如何在与塔利班的博弈中争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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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 (IMU)、真主旅 (Jundullah)和伊斯兰军 (LashkarＧeＧIslam)等极

端组织在阿富汗难以做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因为这些域外的组织无法在阿富汗社会尤其是部落中

获得支持.

当前,美国 一 些 学 者 也 意 识 到 部 落 社 会 在 维 护 社 会 治 安 中 的 重 要 性.SeeRuhullah

KhapalwakandDavidRohde,“ALookatAmerica’sNew Hope:TheAfghanTribes,”TheNew

YorkTimes,Jun３０,２０１０https://wwwnytimescom/２０１０/０１/３１/weekinreview/１３rohdehtml

AvidehKobra Mayville,TransformingaCultureofViolenceintoaCultureof Peace:

PashtunwaliastheBasisforPeaceandStabilityinAfghanistanandPakistan,p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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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支持,如何利用传统机制化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解,可能是解

决阿富汗安全问题的重要选项.

结　语

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独特性,属于所谓的 “分支型社会”,在政治观念

和社会组织上高度分裂,同时具有追求自治、自由和家族政治的传统.部

落社会就是由众多互不统属、相互独立和敌对的血缘或地缘群体聚合而成.

近代以来,伴随着阿富汗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部落问题也

因此凸显,并成为影响阿富汗历史发展与当前变局的结构性变量.这一问

题的深层症结在于现代国家的集权性与部落社会的自治性之间的矛盾.部

落问题同样也是国家的问题.历史上,阿富汗政府并未解决这一问题,几

乎所有的集权化努力都遭到部落社会的反对,最终以失败甚至政权垮台而

告终.长期以来,阿富汗政府在税收上并不依赖部落社会,主要依靠的是

外部援助.阿富汗也成为 “地租型国家”,借此维持国家发展与部落自治的

微妙平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阿富汗问题产生后,国家与部落进一步渐行

渐远.尽管部落社会也受到冲击,但仍然延续下来,并成为部落地区最重

要的公共产品供给者,国家的力量与合法性则进一步衰退.

２００１年之后阿富汗开启了国家重构进程,但仍然要面对如何整合部落

社会的历史命题.能否对部落社会实现有效的控制与整合成为决定阿富汗

重建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部落社会高度的分权、自治严重阻碍了国家的

集权化进程,使国家能力无法拓展到部落地区,也无法从社会中提取更多

的资源,对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形成挑战.部落认同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

基础,具有高度内聚力和狭隘性,这与国家认同的超越性和意识形态属性

形成尖锐冲突.以部落认同为基础的部落意识延伸到整个社会,加剧了社

会的分裂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认同感的提升.部落社会同样对当前

阿富汗的安全重建产生重要影响.它是塔利班的社会基础,后者的组织原

则和行为方式与部落政治文化相吻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部落社会的权力

真空.部落社会作为一种 “冲突型”社会,也深刻影响阿富汗的社会和解.

普什图部落社会是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博弈的焦点.在西方国家的干预

下,阿富汗未能在重建之初借塔利班溃败的机遇整合部落社会,反而引发了

塔利班的持续性抵抗.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部落社会的争夺中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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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使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急剧下降,而塔利班则借势而起,某种意义上

成为部落地区的代言人.当前,阿富汗政府能力较弱,塔利班乃至其他地方

势力强势崛起.这与阿富汗政府对部落社会整合的失败具有直接的关系.

从深层而言,部落社会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国家中心主义的

角度出发,部落社会是阿富汗国家构建的桎梏.按此逻辑,国家构建就是将

现代国家的制度、法律和安全触角伸向社会,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但

是,对于阿富汗而言,这套国家构建逻辑在部落社会中缺乏必要的历史与文

化的基础,国家很大程度上没有相应的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如今,阿富汗仍

然没有摆脱 “地租型国家”的宿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外部世界具有很强

的依赖性.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模板,试图通过西方民主政治的手段自上而下

地推进国家构建效果不彰,并引发了阿富汗社会尤其是部落社会严重的抵制.

部落社会并非完全消极,传统的部落制度可以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也可使

阿富汗政权合法化,还可以解决地方矛盾和冲突,抵制境外极端势力的渗透.

因此,对于当前的阿富汗而言,传统的部落制度与现代国家制度具有互补的

一面,不完全是冲突.如何利用传统制度实现政治与社会和解,进而构建稳

定的政治秩序,可能是当下阿富汗国家构建的着力点.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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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party,it maintainedthecharacteristicsofasocial movement,

neverreallymoderatingitsbehavior
KEY WORDS:SocialMovements;PrincipalＧAgent;MovementＧBasedPolitical
Parties;BharatiyaJanataParty;RashtriyaSwayamsevakSangh

NuclearParityandConventionalMilitaryConflictinIndiaＧPakistanRelations
ByHuGaochen,HeHongmei& TuHuazhong

ABSTRACT:Sincetheirrespectivenucleartestsandemergenceasnuclear
statesin１９９８,IndiaandPakistanhaveroutinelyengagedinconventional
militaryconflictThismakesthemtheonlydyadofstatesontheplanetwith
nuclearcapabilitiesthatregularlyfaceoffinconventionalwarfareBasedon
theirreadingofIndia’snuclearpolicy,scholarsofstrategicstudiesarenot
abletousetraditionaltheorie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nuclearparityand
conventionalwarfaretoexplainwhytwonuclearstatesofPakistanandIndia
repeatedlyfaceoffinconventionalwarfareInreality,thereasonthatIndia
andPakistanstillengageinconventionalwarfaredespitehavingachieved
nuclearparityisthatthetwostatesmaintainanuclear“redzone”,ie,a
redlineforusingnuclearweaponsTerritorialdisputescausemilitaryconflict
tobreakoutregularlybetweenthetwostates,butwithinthenuclear“red
zone”thetwostatescontroltheintensityoftheconflictandpreventan
escalationbeyondconventionalwarfareThatsaid,itisdifficulttoensure
effectiveandrationalcontrolofcrisissituationsgiventheconfrontational
natureofthesecuritysituationAssuch,prospectsforviolentconflictin
SouthAsia,andevenanescalationtonuclearconflictremainConsiderthe
region’scomplexgeoＧstrategic,territorialandnationalisticchallenges,it
iscriticalthatSouthAsiaeffectivelymanageandcontrolcrises
KEY WORDS:India;Pakistan;NuclearParity;ConventionalConflict;Nuclear
Conflict“RedZone”

Afghanistan’sChallenges:ThePitfallsofStateReconstructionandSocialCrisis
ByYanWei& LiuWei

ABSTRACT: Tribal society is a structural variable that impacts
Afghanistan’sstatebuildingeffortsandiscriticalforunderstandi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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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challenges the country faces Afghanistan’s tribal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byahighlevelofautonomyandcohesion,whicharesharply
atoddswiththethrustofthereconstructioneffortsoftheAfghanStateAt
present,tribalsocietypresentsastrongchallengetotheextensionofstate
powerandlegitimacyTribalsocietyisbasedon bloodlinesand unique
geographyandisfragmentedintomanyisolatedlineageunitsthatarehighly
cohesiveandextremelyexclusive,greatlylimitingconceptsofnational
identityandunityAfghanistan’sfailuretogovernatribalsocietyhasprovided
the Taliban withanotheropportunityCompared withthegovernment,the
Talibanis moreadaptivetotheorganizationalcharacteristics,culture,and
behavioral modalities ofatribalsocietyAssuch Afghanistan’stribal
societyhasbecomeahotbedfortheTaliban’sreＧemergence,withprofound
implicationsforsocialcohesionGenerallyspeaking,Afghanistanattempted
toapply Western modelsofthestatetorebuilditsnationalinstitutions,

breaking deeply from Afghan social traditionsThe reality is that
Afghanistan’stribalsocietyhasitsownuniquevalueswithrespecttolocal
governance,theprovisionofpublicgoods,thelegitimacyofstatepower,

conflictresolutionandevencombatingforeignextremism
KEY WORDS:Afghanistan;TribalSociety;State Building;Taliban;

SocialReconciliation

HedgingStrategiesofSoutheastAsianStatestowardsChina:

IsMyanmaranException?

PengNian

ABSTRACT:Thisarticleassertsthatsmalland medium sizedstates
determinetheirhedgingstrategiesbasedonthenatureoftheexternal
environmenttheyface,theirperceptionofexternalthreatsorrisks,and
thestrategicpreferencesofleadersMyanmarhaslongbeenattheforefront
ofUSＧChinaeconomiccompetition,whichisincreasinglytransitioninginto
securitycompetitionAs such, Myanmar enjoys considerable space to
strategicallyhedgebetweenthe USand China Myanmar’sgeographic
positionvisＧàＧvisChina,thesharedhistoricalexperienceofcontentious
relations,andMyanmar’sdependenceonChinameanthatitfacesa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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